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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8 月 28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身体问题宣布辞任首相，自民党随后宣布将

以简化程序选出自民党新任总裁并确认新首相，以完成安倍晋三剩余执政期。根据简化程序，

此次选票共计 535 张，由参众两院 394 名自民党议员的国会议员票和自民党 47 个都道府县

支部联合会的 141 票组成，得票过半者当选总裁。9 月 14 日，不属于任何派系的菅义伟以

377 票的压倒性优势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 9 月 16 日接任新首相一职。

【基本判断】 此次菅义伟以压倒性优势接任日本新首相，有望最大限度延续安倍时期

各项政策，稳定市场信心。自民党大概率将赢得下届选举，且不排除推动提前选举可能，

预计中期内“一强多弱”政党格局将延续，但自民党内部派阀分明，未来菅义伟连任的前

提将在于能否妥善处理各派阀关系，维持党内凝聚力，否则日本内阁政府可能陷入不稳定

状态。不论是否提前选举，短期内抗击新冠疫情、恢复日本经济都将是继任者的首要任务，

同时日本经济仍面临结构性改革挑战，因此中期内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仍将是支撑日

本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一、为何不属任何派系的菅义伟能够获得自民党大多数派阀支持？

此次党内竞选启动前，不属任何派系的菅义伟就已预定自民党大多数国会议员选票。为

何不属任何派系的菅义伟能够获得党内大多数支持，归结原因可能有几点：首先，在全球经

济、金融高度不确定环境下，安倍辞职事发突然，日本需向市场传递未来仍将保持政策稳定

的信号，菅义伟作为安倍晋三执政期内的内阁官房长官，深度参与和贯彻安倍各项政策，其

就任能够最大限度确保各项政策的延续性，安抚市场情绪。其次，安倍任期仅余一年，即使

不考虑提前选举，自民党在候选人方面也要考虑接任者能否较好应对新冠疫情和重启经济，

以巩固民意备选下届选举，而参选的岸田文雄、石破茂在政策主张上与安倍晋三存在一定差

异，执政能力和处理党内关系上也存在争议，这使得全面继承安倍政策的无派系人士菅义伟，

成为目前自民党内最佳接任人选。最后，菅义伟基层经验丰富，2012 年担任内阁官房长官

以来很强的政务能力也获得了党内大部分人士的认可。

二、中期内日本“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仍将持续，但政府稳定性能否保持有待观察。

一方面，自民党大概率将赢得下届选举，“一强（自民党）多弱（在野党）”的政党格局

有望持续。这是考虑：辞职事件使安倍晋三民意支持率明显反转，宣布辞职后安倍晋三的支

持率迅速从辞职前的 36%上升至 52%，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其任期表现评价正面，如果新



首相能迅速稳定市场信心，在抗疫和经济恢复方面措施得当，将有助于巩固自民党现有的较

高民意支持。同时，9 月 10 日两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正式合并为立宪民主党

备战下届选举，由于合并后的新党尚未有清晰的政策纲领，内部磨合也需时间，对自民党第

一大党地位不构成威胁。另外，自民党也有可能利用目前较高民意支持提前解散议会举行选

举，以维系和巩固执政地位。由此，自民党赢得下届选举是大概率事件。

另一方面，自民党内部派阀分明，日本能否维持安倍政府时期的长期稳定政治局面，尚

难定论。自民党内部派阀分明，首相除解决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最大挑战在于

如何平衡党内各大派阀间的关系，获得党内广泛支持。例如，安倍执政期间通过重要职务的

人事安排和事前充分沟通，有效平衡各派阀利益关系，从而获得自民党内部长期广泛支持，

结束了此前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的局面，并得以顺利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因此，日本下一届选

举，菅义伟得以连任的前提在于，其能否妥善处理各派阀关系及分歧，维持党内凝聚力，否

则日本内阁政府有可能再度陷入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三、短期抗击新冠疫情、恢复日本经济是主要任务，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仍将保持。

受新冠疫情冲击，日本今年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同比下降 28.1%，创 1980 年以来最

大跌幅。为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经济影响，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迅速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和范

围，推出并扩大借贷计划至 110 万亿日元，财政上快速推出紧急医疗支持措施和两轮经济刺

激计划，加强对医疗系统和困难企业的救助，并不断追加医疗系统和企业融资方面的预算支

出。当前，日本经济已从低谷有所恢复，但从 8 月 PMI 指数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 PMI 指数

均重回荣枯线上，日本经济复苏仍相对滞后。

同时，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不见明显缓和，秋冬季来临将增加复发风险和日本经济复苏阻

力。随着疫情常态化和应付措施逐渐成熟，在疫情形势整体可控的情况下，不论是否提前选

举，短期内，经济恢复都将成为新内阁的首要考虑。为此，预计日本新政府将延续“安倍政

府”政策基调，积极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并可能出台更多刺激政策恢复经

济，如全力推动 2021 年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等。

四、日本经济面临结构性改革挑战，安倍时期的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可能延续。

2012 年安倍晋三就任首相后，迅速推出“三支箭”组合，即量化及质化货币宽松、大

胆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下日本经济有所改善。2013-2019 年日本平均 GDP 增速

1.0%，2019 年名义 GDP 规模 557.7 万亿日元，较 2012 年增长 12.7%；失业率从 2012 年的

4.3%降至 2019 年的 2.4%，为 1993 年来最低；长期萎靡不振的日经股指涨幅达 1.25 倍，企

业盈利在日元贬值作用下明显改善。然而，结构性改革步履缓慢令日本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



效果边际递减，老龄化问题和劳动生产率不见提升持续压降日本潜在经济增速：2018 年日

本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 26%，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至-3.6%，2012-2018 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

仅为 0.2%，显著低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同时，官僚制下行政程序繁琐降低了政策实际推

行效果和调整灵活性。2019 年日本经济增速已出现滑坡，并在四季度陷入衰退。

中期看，日本结构性改革仍面临较大阻力，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仍是支撑经济增长主要

手段。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预计安倍时期的公司治理、女性就业等改革有望持续

和深化。但继任者推动改革也面临更大挑战，这既包括需协调全社会各利益团体的矛盾焦点、

减少外部改革阻力，也包括必须争取党内各派阀的广泛支持，推进如过度官僚制等在内的制

度性改革。因此，在政府稳定性能否保持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中期内日本结构性改革面临较

大的内外部阻力。在此情形下，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继续成为支撑日本

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